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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吳國澤。
本報安徽傳真

■何澤華於2010年建成的皖南皮影博物館。 本報記者趙臣攝

■何澤華教調研團隊學生製作皮影。 本報安徽傳真

■■李勤英堅持李勤英堅持
親力親為親力親為，，為為
荒山植樹荒山植樹。。
本報甘肅傳真本報甘肅傳真

■■在李勤英的執下在李勤英的執下，，55萬多畝荒萬多畝荒
山全部披上綠裝山全部披上綠裝。。 本報甘肅傳真本報甘肅傳真

耳渲目染下，何澤華從小就喜歡皮影戲，到十六七
歲時，已能製作並靈活地操縱各種皮影。他2004

年把多年積攢買下的近百畝林場轉讓出去，開始全心全
意投入皮影戲的收藏和保護事業，卻引來家人的不理解
和諸多埋怨。何澤華的理由是：「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怎麼做也做不好，不如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三訪老藝人 皮影重如命
何澤華的堅定來自一位老藝人給予的心靈觸動。

1999年他聽說宣城廣德縣有一位唱皮影的80歲老藝
人，手上有兩箱非常珍貴的清朝皮影和手抄的皮影戲唱

本，就興沖沖地跑去看
看，卻被老人趕了出去：
「這可是我的命啊，你一
個外人，怎麼能看！」
「知道他那有好皮影，

心裡就還是掛念，放不
下。」何澤華後來聽說老
人喜歡喝酒，就拎上四瓶
好酒再次拜訪，從不喝酒
的他陪老人喝起酒來。
趁酒興，老人打開了皮
影箱，讓何澤華過了把眼
癮，可仍堅拒出售。
第三次拜訪，躺在病床

上的老人對何澤華說：
「我相信你能好好對我的
皮影，千萬別讓這東西沒
有了。」這一次，老人將
他所有的皮影和珍藏的13
個手抄本全送給了何澤
華。不久後，老人去世。

談起此事何澤華仍有些哽咽，「皮影是有生命的東
西，對於老藝人來說，就是命連命，沒有了皮影，就
相當於命沒了。」何澤華由此明白要把皮影當作自己的
生命來看待。
僅存的皮影戲老藝人因為演出少，年歲已高又無法務

農，大都生活困苦。何澤華目前亦是靠收藏其他古物交
易，來補貼自己在皮影收藏和保護方面的開支。
記者見到何澤華時，他正在水東鎮老街上的一座老宅

子準備建第二個皮影博物館，前期裝修已投入了100多
萬元，他計劃在新館內建幾間小房間，將生活困苦、碩
果僅存的皮影戲老藝人接到新館來住下，「我跟他們
說，能有點演出收入就給他們發工資，沒有演出收入那
至少管他們的吃住」。
據介紹，目前在世的皖南皮影戲老藝人不超過10
位，劇團3個，一個劇團一年最多演出不過二三十場。
與鼎盛時期60多個劇團、每天至少四五場演出的盛況
無法相比。

皮影難保留 一個人堅守
說到傳承，何澤華還是憂心忡忡，首先是因為皮影戲

現在演出少、收入低，已無年青人再願意從事這個行
業；其次，學校的學生雖然有些很具天賦，但都只是感
興趣而已。現今，每年都有皮影老藝人離世而去。所
以，如何保留皖南皮影戲最後的神韻，也是何澤華這麼
多年來堅持一個人做皮影博物館的緣由。他曾斷言，皖
南皮影戲將在5至10年內消失。所以他希望通過他自己
的努力，至少在他的博物館裡，皖南皮影戲能完整的保
留下來。
在何澤華的名片中央，印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趁

皖南皮影還未向當代告別之際，您是否願意看她最後
一眼？」不知是在問誰，還是只是他一個人無奈的喃
喃自語。

皖南皮影戲起源於安徽省宣城市，是流行於當地的漢族戲曲劇
種。因皖南一帶「山限壤隔」，皖南皮影戲一度鮮為人知。它是
400年前皖南發生瘟疫時，由湖北移民帶入演唱並逐漸發展起來，
演出形式輕裝簡便，影人、道具全部裝在兩口長方
形的木箱裡，用一根扁擔挑即走，所以當地人也
稱其為「一擔挑的戲」。其又被稱為「太平戲」，
反映了人們驅邪避災、祈求太平的美好願望。

今年8月份，由安徽大學6名在校學生與來自香港大學的1名港
生，組成的「一個人的皮影戲」調研團隊，受青年中國行2014大學
生暑期社會調研實踐活動項目的資助，前往宣城市水東鎮調研皖南
皮影戲的現狀。
吳國澤是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應屆畢業生，他接受記者採訪時
表示，「大概因為現在有電視電影，所以大家現在對皮影戲不太感
興趣了，但我覺得它獨特的味道是電影取代不了的。」他說：「現
在的香港應該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純手工藝了，中國其實保留了
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現在它們也都面臨一個危機，可能在30、
50年之後就面臨失傳。」

「就是喜歡」 不提回報
談起何澤華，吳國澤說：「畢竟現在關注皮影的人非常少，他
（何澤華）一個人支撐下來，付出這麼多是非常不容易的。」調研
期間，吳國澤還獲何澤華贈送兩張當場製作的皮影，都未完成上
色，「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帶完成上色的牛魔王頭皮影再回宣城，
再回到水東老街去探望何老師。」
約一周的調研中，何澤華親手教學生們製作皮影、帶領拜訪皮影

戲老藝人等，對他們關懷備至。隊員劉琦介紹，何老師一是不喜歡
在談到皮影戲時提到「錢」字，二是不喜歡別人提他收皮影及談老
藝人的故事。一次，劉琦隨口問何澤華，「學校上課很辛苦，有多
少補貼嗎？」何澤華當時立刻就生氣了。後來，隊員們才知道，不
能提「錢」，是因為何澤華覺得自己「對於皮影戲，就是喜歡，沒
有其他」。而關於收皮影及一些老藝人的故事，是不想回憶起過去
那些事情，「說一遍就難受一遍」。

現年42歲的李勤英少言寡語，
然而她每說完一句話總習慣性

地發出一連串「咯咯咯」的笑聲
來。記者見到她時，她隨手挽起的
髮髻、紅潤的臉龐以及樸素的裝
都不失農民的質樸。李勤英說，學
醫是為了給人治病，大自然病了，
種樹也可以「治病」，而且父親和
哥哥們一直都喜歡種樹，在這種家
風影響下也就自然喜歡種樹。

響應省規劃 承包綠化項目
李勤英2003年得知甘肅省林業廳

將於全省建設6個萬畝優質鄉土樹
種示範區，隨即決定承包3000畝荒
山禿嶺的整地和綠化項目，受到親
友反對，說搞荒山綠化純屬異想天
開，「女大學生不找個工作好好生
活，每天在泥土中擔驚受怕，這連
男人都不敢承包的工程，你一個女
娃娃能幹成嗎？」
李勤英沒有因此放棄，而是開始

四處籌錢。曾經資助過她的一位同
學告訴記者，當年為了節省開支，

李勤英幾乎頓頓都靠漿水麵、洋芋
酸飯來充飢，渴了就喝點自帶的窖
水，實在累得挺不住了，便找家診
所打上一針再上山。整整40多天，
她堅持和村民同吃同住，由於缺
水，李勤英10多天才能洗一次腳，
而洗澡對她更是一種奢望。

走路多致腳痛 曾險墮懸崖
幾年造林下來，李勤英吃盡了苦

頭，更遭遇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
險。有一年秋季，她正在山上栽
樹，天卻突然下起暴雨。她急忙組
織村民下山，有兩三回滑倒在山
頭，差一點就滾落懸崖。患上陳舊
性髖骨炎的她，每天靠吃藥保守治
療，「路走多了，腿就開始痛」，
然而大量崎嶇的山路，仍需要憑雙
腿艱難跋涉。
李勤英不但將樹種在了山裡，還種
進孩子的心裡。李勤英的兒子8歲時
在一篇題為《未來的家》的作文，寄
托了自己的願望：「我們未來的家是
綠色的、環保的、無污染的」。

李勤英義無反顧承包荒山搞綠化
時，年過八旬的父親突然病逝。儘管
彼時的她心中悲痛難忍，但如果回家
奔喪，工期必會耽擱，李勤英騎虎難
下，最終決定痛定思痛、化悲痛為力
量，眼含熱淚繼續在山上揮汗如
雨。「父親生前也愛種樹，我當時想
用這種特殊的方式祭奠亡父在天之
靈。」李勤英說。
村民們都搖頭說，李勤英搞的綠化
工程中有5公里是在石頭上鑿出來的
路，都不敢想像，在這裡的石山上開

路比登天還難。李勤英承包的這項工
程不僅沒有一分錢收入，反而自己墊
付5萬餘元。不過，她用愚公移山精
神綠化的這段路，成活率在98%以
上，路兩旁整齊排列的柏樹和香花
槐，成為進入甘谷境內一道亮麗的風
景線。
「那時候我暗自下了狠心，南方的
石山上都能長成大樹，我就不相信甘
谷縣的石頭上長不成樹。」李勤英
說，如今，當滿山的綠色映入眼簾
時，相信父親一定會為她驕傲。

女女 公公愚愚
植樹助農脫貧植樹助農脫貧
醫 山

上世紀90年代末，剛從甘肅中醫學院畢業的李勤英沒有選擇長期從事「體面」的醫生

工作，而是砸了「鐵飯碗」回到老家當農民，將青春獻給大山。十多年來，她為5萬畝

荒山披上了綠裝，建設了10餘個生態林基地，綠化110里公路，帶領500多戶農民通過

造林走上脫貧致富路……她就是甘肅省甘谷縣新興鎮蔡家寺村的李勤英，2009年被評為

「生態中國十大人物」，人稱當代「女愚公」。 ■香港文匯報記者崔國清甘肅報道

怕奔父喪誤工期怕奔父喪誤工期 種樹寄哀思種樹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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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影白布，獸皮人物，配以唱念鑼鼓，於是「咫尺地千朝萬國，瞬息間古往今來；半碗燈

星辰日月，一張紙社稷山川」。皮影戲受到電影、電視、網絡等多元化娛樂衝擊，地道神韻

已難得一聞。皖南皮影戲第九代唯一傳人、48歲的何澤華，憑對皮影的熱愛，建成內地

首個民間「皖南皮影博物館」，堅持組織僅存的皮影戲老藝人演出，決意守望這門瀕臨消亡

的傳統藝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實習記者胡心玥安徽報道

調研學生：電影無法取代

皖南皮影戲

$
0�

﹁﹁皖
南
皮
影
戲

皖
南
皮
影
戲﹂﹂1010
年
內
恐
消
失

年
內
恐
消
失

盼
大
眾
望

盼
大
眾
望﹁﹁最
後
一
眼

最
後
一
眼﹂﹂

■■何澤華展示自己收藏的何澤華展示自己收藏的
皮影皮影。。 本報記者趙臣本報記者趙臣 攝攝


